
/之西反火了味

(一 )

现在
,

我邢大家都明

确了
“
地质观察研究是地

,

质工作的基本方法
。 ”

但

是
,

地质观察研究的桔果

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了 能不

能不用文字而尽用符号和

公式 ? 不能
。

既然不能不

用
,

`

那就有一个正确运用

J钩固题
。

这几年来我因工作关 系
,

大部分时简花

壹在圈镇地质文件上
。

在静静多 多你厦稿

中
,

如能遇晃一两份没有错别字和标点符号

没有绪视的
,

、

竟会令人咸到喜出望外
。

而多

数稿件都在这方面有或多或少的缺点
“

例如

“ 周题
”
两个字

,

往往被人用不同形式筒化

为一个字
。

有人把
“

.

方解右
”

写 成
“
方 介

石
” ,

也有人把
“ `

上复岩层
”

和
“
下 伏 岩

层
”
写成

“
上伏岩层

”
和

“
厂复岩层

” 。

有

人 把 C O和 P
: 0 、
写成 co 和 P 。 。 。 ,

甚至有人 在

一篇地质报告中把赤铁犷和磁铁矿通通写成
“
赤 eF 矿

”
和 犷磁 eF 矿

” ,

具合人惊异
。

至

于 际点符号的错视
,

更是触目告是
。

令年五月十七 日的人民 日报 《 长短录 》

上
,

发表了文益舔同志写的文章
“
小学生辣

字
” 。

文 中提到
: “ 我听过利学界和工程界

的几位老先生的敲藉
,

他们对参加科学和工

程的青年例的工作热情
,

无不表示簧锡
。

但

看了青年俐在科学报告书或投静图抵上所写

镜
4

坏

的一笔东倒西歪
,

难以辨韶的字跻
,

就不免

心惊肉跳
,

不知道在这里面的什么地方会发

生什么重大的差错和严重的事庇
。 ”

我看 了

这段活
,

不禁有同咸焉 :

是不是可以建裁我们热情的青年地质工

作者在运用祖国的文字上适当地下一番功夫

呢 了 是不是可以建哉他侧除了向老先生和老

教授俏
一

学 习地质理蒲
、

工作方法之外
,

还分

出一点时简来学习学习正式公布的筒体字和

标点符号使用法呢 ? 这是值得大家挣下来想

一想的固题
。

(二 )

祀得一位老教授曾铿敲过
: “

地质工作

者用文字来描述一个剖面
,

就应核使擅者镇

后如同在野外亲
目

兄一样
。 ”

这句新具是至理

名言
,

馗得每 一个地质工作者鼠住
,

写在野外

笔昆本 的首真上
,

或者写出作为
“

座右筛
” 。

.

要使文字描述收到满意的效果
,

就必须

考虑用字和用祠是否恰当
,

层次是否清楚
,

藉言是否筒辣通顺
,

藉法是否正确
。

这确是一

用重要的但又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基本功
。

推而广之
,

不仅是一个剖面或一 个地质

现象的描述应力求准确
,

就是一篇渝文或一

篇报告中的每一章
、

每一节甚至每一句活都
.

不应稍有焉虎
。

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有义

运用祖国藉言文字的基本知藏
。

我想建裁 地质 院 校 的老师在培养青年

学生的教学工作中
,

对此多加注意
,

不知是

否恰当了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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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书法家
,

得心应手
、

随心所欲地写

出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
,

’

先必一笔不苟地辣

习楷书
。

一个画家
,

必先能准确地掌握最筒单的

找来
,

然后才能画出气象万千
、

生气淋漓的

图画
。

戏曲演舅
,

没有长年累月地在腰腿上下

功夫
,

一

不能表演出优美的身段和动作
。

一个歌唱家
,

没有受过严格 的 发 声 副

棘
,

他的歌 唱是不会悦耳动听的
。

书法家的正楷
、

画家的素描
、

演具的腰

功腿功
、

歌 唱家的发声辣习
,

都是一种最基

本的剖辣
。

这种豁棘往往 是筒单的` 重复

的
、

繁玻的
、

枯燥的
,

然而没有这种严格的
-

wjj 袜
,

一个艺术家是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
口

不仅学艺如此
,

学科学也如此
。

·

静多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
,

都是先有了

牢固的基础
,

然后才有 lBJ 造性的发展
,

以至

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树的
。

投爵和建成京张铁路而名眺中外的我国

杰出的工程师詹天佑
,

由于对数学演算下 了

很大的功夫
,

演算过大量的习题
,

绷熟地掌

握了演算技能
,

后来这种技能在他从事京张

跌 路的毅爵中起了很大的作用
。

著名的苏联地质学家稚尔钠茨基和他的

学生登尔斯曼
,

由于具备 了深厚的化学根底
,

才能把地质学的研究同化学拮合起来
,

创立

了地质学 中一个新的 分 支—
地 球 化学

。

杰出的我国地质学家李四尤
,

由于基砒

科学尤其是力学有牢固的基础
,

才能 ylJ 造性

地把力学原理运用于地质科学的研究中
,

为

我国地质力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
。

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静多
。

静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取得成就

的握敏
·

告祈我俩
,

学好基础裸
、

.

辣好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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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

任何利学工作者都重祝数据
,

.

地质工作

者当然
一

也不例外
。

在静静多多钓数据中
,

往往

有一些数据可能具有相同的精度
,

而另二些卜

数据就可能具有不同的精度
。

在通过分析研

究这些数据从而得出相应的拮榆时
,

就必须

考虑到数据的精确度周题
。

在这方面不允静

有粉毫荀且
。

譬如在 一张矿石化肺分析表中
,

某项稀
/

有元素的定量分析桔果是 ,c0
.

00 %
’ 久 ,

这就

表明这项元素根据分析达到的规定精度
,

其

合量在 万分之一以下
,

井不等于靓这项元素

的含量是零
。

因为
, 0%

、
0

.

0%和 0
.

00 %是
`

分别表示不同精度的定量数据
,

不能把它们

等同起来
,

吏不能一律筒写为 。 %或一律忽

为就是零
。

在矿产储量静算和抗斋方面
几

,

也有同样
.

的情况
。

譬如煤矿储量爵算规定以千吨为单

位
,

而以万吨为单位来表示
,

这就是靓每一

项煤矿储量数字都应有一位小数
。

尽管这一

位小数可能是
’

O ,

它却准确地表示了尉量爵

算的精度
,

万万不能省略
。

如果有一项煤矿

储量数字只有以万吨为单位的数
,

没有唯一

的一位小数
,

严格靓来
,

这项储量数字的豁



功
,

进行严格的基本 Wll 辣是多么重要
。

有些同志总党得基础的东西是
“
远水救

不了近火
” ,

他 侧片面地理解
“
学以致用

”

的原则
,

处处要求
“
立竿见影

” 一 。

这种学 习

上狭隘的实用观点
,

常常妨碍了静多同志按

部就班
、

循序撕进地去进行刻苦 的 基 本 靓

探
。

他们轻砚基本功
,

不愿在基础裸程上付

出辛勤的劳动
,

而希望一下子攀登科学技术

的顶攀
。

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
。

有些基础知敲
,

虽然学了之后
,

不兄得

完全实用
,

但却是掌握和进一步学 习某种专

日知藏的必要前提
。

对这种基础知藏不下苦

功夫学习
,

就会娇碍以后的深造
。

例如不通

晓拮晶学的基本原理
,

要想吸取矿物学的精

华
,

成为藏别矿物岩石的能手
,

是难以想象

的
。

而在地质工作 中拮晶学却 好 象浮弃不实

用
。

然而一个地质工作者却应孩是一个栽别

矿物岩石的能手
。

他不仅要能够准确地藏别

常兑的矿物岩石
,

指出它俩的特点和与同一

地点共生矿物之简的关系
,

迩要能够回答出

不常冕的矿物岩石可能属于哪一类
,

它有何

特殊意义等等
。

而这靠筒单地融祀一些矿物

岩石标本的样子是不够的
。

至于想有效地使

用偏光显微镜和反光显微镜寥研究矿物岩石

或在双 目镜下韶燕常兄的重砂矿物
,

这就更

需要拮晶学
、 `

矿物学
、

品体光学
、

岩石学
、

矿

相学方面的知藏了
。

别的什么秘款是没有的
。

这里不过举了个例子靓明某些基础
节
知戳

和基本技能对于 地质工作诸的重要性
,

并不

意味着具备了这些知藏和技能就算具备了地

质工作者的基本功
。

究竟什么是地质工作者

的基本功
,

可能有静多不同的看法
,

但无希

如何
,

一个地质工作者如果没有掌握基本地

质业务的基本知藏和基本技能
,

他就不仅不

可能在业 务上有
一

什么成就
,

甚至难于做好本

职工作
。

要想成为这个行业的内行
,

并达到

相当的水平
,

最后在这个行业中有所建树
,

就必须
一

首:

f 真备这个行业的基本业务的塞本

知撒和基本技能
,

在这方面下苦功进行基本

副辣
。

地质科学并不神秘
,

但是万丈高楼平

地起
,

没有扎实的根基
,

是不能攀登科学技

术的顶攀的
。

算精度是不合要求的
。

在野外地质工作中
,

测量地层的厚度
、

韶述山辜的高度或河流的长度
,

随时随地都

要用数字
,

因此
,

随时随地都应注意用准确

的数字来表示所取得的数据的精确程度
。

严
·

格能来
: “

山高种一千来
”
是不能随便改为

“

山高豹 1 0 0 0米
”

的
。

因 为 前者是一 句普通

韶
,

可以不必当作数据来看待
。

而后者却在

形式上包括了一个数据
,

抬人一个较为精确

的定量的高度概念
。

如果二者的意义在实质

上并无不同钓新
, ’

那么
,

前 者 能 否 改为后

者
,

就值得商榷了
。

前面已握敲到地质观察研究的拮果基本

土要依靠文字米表达
。

这也就是靓地质工作

的基本方法是定性的成分多于 定量
。

但是一

切科学都是趋向于定量方向发展的
,

地质学

也不例外
。

韶得解放前有一位先生写了一本

普通地质学
,

他在褚渝中蒲述地质学的特点

时有这么一条
: “ 地质学 为 最 不 科学的利

学
” ,

我握
,

今天的青年地质利学工作者极少

或者没有气人会同意这句命的
。

但是
,

如果我们

不以严肃的利学态度来对待地质学
,

不注意

文字的科学性和邂辑性
,

那就具会漏洞百出
。

数据朋题不过是其中之一犷植得我俐警惕
。


